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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84岁的郭爱克早早走进办公室，一如往常。

狭长的办公桌上，高高垒着两摞书，其中尤为醒目的是一本厚厚的《新德汉词典》。37岁时，根
据中德科技交流协议，郭爱克被公派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进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获得德国
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学者（Dr.Rer.Nat）。

郭爱克的办公室位于走廊入口处，这里总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酸甜气味——来自玉米粉、啤酒酵母
、麦芽糖等，这些都是喂养果蝇的食材。从事果蝇研究多年来，郭爱克已对这种气味习以为常。

鲜为人知的是，直到53岁，郭爱克才开始迷上果蝇。赴德国开展果蝇研究前，他因为担心做实验
时看不清小小的果蝇，专门去北京王府井配了一副老花镜。许多人不理解，年过半百了，何必要
开启新的研究方向？他却说，科学兴趣更重要，自己年过半百转换研究方向，没有纠结得失，也
没有那么多思想负担。

接受采访当天，他特意佩戴了一条枣红色领带。这条领带是他在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佩
戴过的。这次佩戴，是为了庆祝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
研究员李岩及其团队首次将果蝇送上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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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爱克在生物物理所。朱献东/摄

如今，84岁的郭爱克在“果蝇上天”的筹备期间，多次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为项目细节把关。
友人曾开玩笑问他，“这么大年龄，还让你们上飞机吗？”他笑着回答：“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郭爱克的专访。

37岁读博：“救了我一把”

《中国科学报》：你有两段特殊的留学经历，请谈谈当时的背景，以及这两段经历对科研有何影
响？

郭爱克：

我1959年高中毕业后去苏联留学，是国家选派的，专业也是国家定的。一去五年多，1965年从莫
斯科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文革”十年，我一下子从25岁变成35岁的人了，所以37岁去德国进
修学习，真是“救了我一把”。

我当时的信念是，这些不确定性困难可能不会太久，但许多确定性的东西还在，那就是一个人的
理想、追求和初心。

选派到德国去学习，我的导师比我大两岁。他建议我拿学位。他对我说，“中国将来的发展是需
要博士学位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没有学位，在西方做科学研究是不方便的，不被理解的。”

为了读博，要办理很多文凭审查认定的手续。当时德国相关机构的官员相当官僚，我的教授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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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争取读博，还跟他吵起来了，后来终于确认我的莫斯科大学毕业文凭与德国大学的等价，使
我得到了在德读博的机会。

祖国花了太多心血让我们成长起来，我内心很感恩。

《中国科学报》：德国的博士学位以高标准和严格要求著称，为何你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以“
特优”的总成绩拿到德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郭爱克：

现在想想，两年内拿到博士学位是比较困难的事。我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抢回丢掉的10年。我一定要做出博士水平的工作。

我用马克思“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话鞭策自己。人的创造力爆发时，是可以实现的。我就是要践
行容国团（注：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乒乓球男单世界冠军）的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

德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负责中国学术交流事务的伯兰特�多恩博士写信给我说：“我们非常希望
你能够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拿到的第一个博士学位。”
我将这种鼓励变成动力。

郭爱克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丽蝇视细胞的光谱和偏振光灵敏度的电生理研究》。博士毕业时，德
国实验室的朋友们为他戴上了特制的博士帽，帽子上方是一只丽蝇模型。生物物理所供图

《中国科学报》：生物物理所的老所长贝时璋院士也是一位曾在德国留学的学者。据说你博士毕
业回国时，他还专门接见了你。当时，他都跟你聊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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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爱克：

其实没有特别聊什么（笑），贝老平时是言语不多的学者。贝老和我有一样的德国留学背景，他
是1928年在德国拿到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们除了师生关系，还有一样的德国
情结。

他和我聊起他母校图宾根大学和他最要好的老同学。他的老同学、他的母校都曾多次邀请他再回
德国看看，他都婉拒了，说自己没有做出成绩，无法向母校汇报。他最终也没再回到母校。

我曾受贝老委托，看望过他的同班老同学。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让我很感动。贝老对我们晚辈非
常爱护。我们领域有很多德语文献，当时我们德语还不过关，要读大量的原始文献，都是请贝老
给翻译的。有些尚无对应中文词汇，都是由他亲自命名的。

贝时璋（左二）与郭爱克博士（右二）共勉。图源：1979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郭爱
克获博士学位

53岁换研究方向：布局“果蝇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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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你在53岁时，才开始研究果蝇的学习记忆，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转换研究方向
？

郭爱克：

1992年，北京召开了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几千人，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开幕式是在人民大
会堂举办的。在分组讨论会上，我听了一位德国教授的报告，讲果蝇的视觉学习记忆。当时我很
激动，这么小的2毫米昆虫，竟然能学习记忆？

报告结束后，我立刻问他可不可以合作。其实，这个合作请求还是蛮大胆的，我没有工作基础，
拿什么来合作呢？德国教授把我的请求转达给了他的实验室老板，也就是海森堡教授（M.Heisen
brg）。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W.海森堡，量子力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们很欢迎我去德国学习。

1999年郭爱克（中）与德国著名教授M.Heisenberg（右）在德国乌尔茨堡市。受访者供图

临走前，我怕果蝇太小了，看不清，还去王府井的大光明眼镜店，匆匆买了一副老花眼镜，当时
还没有验光。回国后，我在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果蝇学习记忆实验室，那是1993年。

《中国科学报》：生物物理所在空间生物学领域有辉煌的历史，曾经完成过“小狗飞天”这样的
标志性项目，为何选择以果蝇作为模式生物，开展空间生物学研究？

郭爱克：

生物物理所在建所之初，贝时璋所长就布局了非常前沿、交叉、不拘一格的方向，包括宇宙生物
学、仿生学、细胞生物学、放射生物学、理论生物物理等等。贝老和钱学森先生的关系甚好，所
以我们对航天科学一点都不陌生。

说到我为什么要研究果蝇在亚磁条件下的学习记忆，这是受到毛主席的一首词的启发。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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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
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地球磁场为30000nT~70000 nT（注：nT为纳米特斯拉，磁场强度的单位），火星、水星表面磁场
大约为地球的磁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月球是一个仅有10nT~300nT的地磁环境。那么，吴刚
、嫦娥他们在月球上有后代吗？后代会学习吗？为此，我们想到用果蝇先在地面做实验。由于果
蝇体形小、传代便捷、行为菜单丰富、基因操作成熟，就成了很好的实验对象。

这是极交叉的科学研究。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为我们研制了实验装置，可在实验室打造亚磁小环境
。就这样，2004年我们发表了果蝇在亚磁条件下世代学习、记忆的研究论文。

 郭爱克（左）与学生李岩合照。朱献东/摄

《中国科学报》：得知果蝇即将登上太空的消息时，你当时说“就像当年送子弟兵过鸭绿江一样
”，为何会有此感慨？

郭爱克：

这句话确实是脱口而出的。在知道这个消息前不久，我到过丹东鸭绿江大铁桥北岸，那是中国抗
美援朝的历史见证。当时鸭绿江大铁桥被美军拦腰炸断。我在大铁桥上的感受就是，中华民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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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自强，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

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研究分会首届学术交流会，我被邀请作报告。当时
我就说，如果没有钱学森这样的老一代爱国科学家，我们中国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我们这代人
和下一代人要坚定以他们为榜样。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这一实验将为未来的空间生物学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

郭爱克：

团队千辛万苦把果蝇“捧上天”，背后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对我们探讨生命起源和智力演化是
很有启示意义的。这是开创性的从0到1的无人区研究。如果这些问题能深入下去，给出点新知识
、新概念，就没有白把果蝇送上天。

人们经常聊起未来移民到火星，那就必然有此一问——那里的环境，包括地磁环境适合人类吗？

在2006年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所的研究员国际评估考核会上，我汇报了在亚磁条件下的果蝇世
代认知研究。

当时，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维泽尔（Torsten Weisel）提问：为什么要做亚磁认知研
究？我回答：为了宇宙探索。宇宙学告诉我们，“在直径长达十万光年，拥有上千忆颗恒星的银
河系中，我们地球人很可能是唯一的智慧生物”。那它的演化机制和条件是什么？1987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林恩（Jean-MarieLehn）讲“生命不是意外”“宇宙通过自组装的方式不断演化，从
而产生复杂的物质形式，包含从粒子演变为有思维的生命体”。

84岁新感悟：人人都有可能成功

《中国科学报》：你现在每天工作节奏如何？

郭爱克：

我的作息和年轻时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从不睡懒觉。一般来讲，早晨6点钟起床，开始工作。我
的生物钟比大自然时钟还要准，到时间就能自然醒。晚上忙时，差不多要折腾到11点。

这个工作节奏是我的工作岗位决定的，现在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荣誉讲席教授，在上海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有院士工作站，再加上各种会议、报告等，因此日常的工作节奏是无缝衔
接的。

《中国科学报》：工作之余，你有哪些兴趣爱好？这些是否对你的科研思维或生活态度有所启发
？

郭爱克：

我没有形成像大人物那样的爱好，诸如爱因斯坦爱好拉小提琴之类的高大上的优雅爱好。我很羡
慕诺奖得主艾根（Manfred Eigen）钢琴弹得好。我平时喜欢看看书画，听听音乐。我喜欢自然哲
学，认为好的科学研究在哲学上一定是好的。我喜欢具有一定自然哲理的诗画，比如“没有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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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多年一直很喜欢M.C
. Esher 、丰子恺的画，还有毕加索的有些画。

我举一个受M.C. Esher的画启发的案例。Marr的视觉计算理论中有一个2.5维表征的概念，不太好
理解。我看了M.C. Esher的一张有关蜥蜴的画（见下图），就立刻明白了。图中的蜥蜴正在从2维
纸里爬出来到达一本厚书的边缘，正在往上爬但还未爬上去的那个瞬间状态就是2.5维表征。

M.C. Esher所画的蜥蜴。

这里我再讲一个科研中受启发的故事。1999年夏天，我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访学时，阅览室墙上
挂着一幅非常漂亮的毕加索的画，画中一个男孩和女孩在沙发上拥抱着（见下图）。因为我的研
究方向是视觉认知，当时我联想到，可否用计算仿真方法模拟该认知抉择过程。我与唐世明博士
合作的第一篇论文，投到美国《科学》杂志，很快被拒了。但由此倒逼我们开启了果蝇两难抉择
研究，这就是我们在2001年在《科学》上发表的中国神经科学领域的第一篇研究论文。

启发郭爱克的毕加索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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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你有何长寿秘诀，在生活上是否比较注意？

郭爱克：

可能是遗传基因上的优势，我母亲是很长寿的，活到100多岁。

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简单的生活，没有过优越的生活方式，标准不高，吃的用的基本是“大路货
”。饮食上，平时不是很注重营养，当然这是不应该的。我和丰老师（丰美福研究员，郭爱克的
夫人、细胞免疫学家）大半辈子都吃单位食堂，有啥吃啥。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能在84岁高龄，保有这么高的学术热情？

郭爱克：

现在人们经常讲弘扬“科学家精神”，我不敢说自己身上有这种精神，但我从老科学家身上看到
了，也养成了这样一种工作习惯。

贝老100岁生日之际，还约我到他家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谈的是纳米生物学的科研前景。

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留学时，老所长是蜜蜂“8”字舞蹈语汇用太阳偏振光导航的发
现者冯�弗利希（Karl Ritter von
Frisch），他还是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这位老先生94岁还在工作，堪称榜样。

《中国科学报》：如果让你对科研后辈，特别是青年科学家，提出一些建议或寄语，你最想说什
么？

郭爱克：

首先是“敢为天下先”“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要有勇气做困难的工作，这样的工作
才有影响力。如果一项工作非常容易，那也用不着你去做。

我最敬仰的科学家是钱学森。我最近学习了钱学森先生的一句话：“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
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
高的奖赏。”

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这世上不只是少数人才能成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银河”（大
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长河”（实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幂律”法则（抉择）。深
信三者的互动将成就每个人的智慧人生。

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是诺奖、奥林匹克金牌那样的成功。只要努力了、尽力了，做到最好了，最重
要的是有益于人民了，就是一种成功。我希望人人都能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成功。“有益于人民的
人”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讲的，也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段最精彩的话所要传达的
。

                                                 9 / 10



 

(原标题：37岁读博，53岁转方向！这位84岁老院士说“人人都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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